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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我妈妈再一次流下了高兴的眼泪

这却不说。等这位乘客下了车，拎着大包
小包急急忙忙进了机场入口处，爸爸突然发
现座位上还留着一只提包。他连忙追上去叫，
却进不了机场门，就只好在入口处外面等着，
可左等右等，等了一个多钟头，也不见那个乘
客回来取包。他知道出租车司机私拿乘客的
遗留物是犯法的，何况那乘客已经拿走了发
票，一查就能查到。于是他当场就把这只提包
交给了机场的公安部门，还及时告诉了他挂
靠的公司。回家后他对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
高兴得流眼泪了，我也觉得爸爸的确已经变
成了一个真正的好爸爸！
第二天大年初一，爸爸还不想错过赚钱的

好机会，还是照常出车。没想到附近派出所的
一位民警叔叔前来表扬我爸爸了，还说，那乘
客是一位美籍华人，是到祖国大陆来探亲并考
察投资环境的，提包里不仅有大量的现金和贵
重物品，还有不少重要文件，一回到美国就急
着打国际长途。他听说提包已经原封不动地交
给了公安部门保管着，非常感动，为此先请有
关部门代向我爸爸致意一下，过几天便到祖国
大陆来向这位品格高尚的好司机表示感谢。这
一下，我妈妈再一次流下了高兴的眼泪。
美籍华人前来向爸爸正式表示感谢的那

一天，居委会事先通知了爸爸，叫他在家里等
着。因为电视台、广播台，还有这家报馆、那家
报馆的记者都要来，区里、街道里的“精神文
明办”也有人来，公安部门的人和出租车公司
的人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因为还是在寒假期
内，那天我也在家。妈妈似乎比爸爸还兴奋，
一早就烧好了沏茶的开水，又去买来了不少
水果准备招待客人，还硬是逼着爸爸浑身上
下都打扮一新，叫他像个大少爷似的一动不
动地呆坐着等候来宾。
正式举行“提包交还仪式”定在上午十点

整，但九点半以前，弄堂里已经停满了各式各
样的轿车，我家屋里屋外也已经挤满了各式
各样的人，电视台的人还带来了摄像机、照明

架之类的器材。我很怀疑整个新村
里的人都来看热闹了，到处都是一
片乱哄哄的议论声。

最有趣的，我那该死的好朋友
丁一棠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回事，
也来了，还带来了几个住在附近的
女同学，一起在阳台下面向我挤眉

弄眼地大声说笑些什么。十点缺五分，弄堂里
又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而且响个不停。几位居
委会干部忙着在那里维持秩序，赶开了看热
闹的人群，给这辆轿车让路。终于，“提包交还
仪式”的主角之一，那位美籍华人到场了。
这是一个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衣着十

分普通和随意，态度也很和气，看不出一点有
钱人的架子。他对眼前的隆重场面似乎有点
意外和吃惊。妈妈准备的水果和茶水还来不
及端上去，仪式已经开始。原来，这位美籍华
人遗失的提包还留在公安人员的手里，等电
视台的人架好了摄像机，布好光，取好背景开
始拍摄，公安人员才把它交还到了他的手里，
还请他当场清点一下包内所有的物品，然后
向他介绍了我的爸爸，说了我爸爸交送提包
的经过。然后是这位美籍华人和我爸爸热烈
握手，一边握手，一边尽是说些“衷心感谢”之
类的话。然后是由我爸爸致答词。
我爸爸平时可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或许

因为电视台的灯光太亮、太刺眼，或许当时的
场面太隆重、太不习惯，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
话。支吾了半天，他才满脸通红地说：“应该的，
应该的。”这就完了。房间里顿时变得一片寂
静。显然，人们还在等待着他说些什么。大概他
已经从什么人的眼光里看出了这一点，终于又
冒出了一句话：“对，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上海
市民都应该做到和能够做到的事，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于是站在一边的那几位有关人士都
及时鼓起了掌；于是那位美籍华人又和爸爸再
一次热烈地握了手；于是交还仪式就这样最后
结束了。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走了。但那个美籍
华人却还没有想走的意思，反而坐了下来和爸
爸像好朋友似的说着话。不消说，这时候我妈
妈准备的茶水和水果总算没有“白准备”，很快
端到了桌面上。然后，她就不声不响地站在一
边听他们说话。我也很想听听那美籍华人究竟
还想和爸爸说些什么，但突然听见该死的丁一
棠竟像发疯似的在阳台下连声喊叫着我的名
字，非要我立即下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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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第一次有了失眠的体验

苏阳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了。当赏识苏
阳的美国老头决定退休的时候，苏阳也辞去
了他的工作，不再担任美国总部与上海公司
的联络人。
眼下，苏阳居无定所，顺着美国著名的哈

得逊河游荡，一路写生。有一次马克在网上遇
见苏阳，曾经好奇地问：“你在创作
上有什么大抱负啊？”苏阳没有谦
虚，他说，欧洲的历史场面的油画创
作，在美国没有发扬，因为印象派的
发达，让写实主义衰落了。苏阳的想
法是，用中国国画的抽象融入西方
传统的写实技巧，创作一些巨画，为
美国的历史做一点记录。此刻，不知
苏阳游荡到哪一段，马克是利用网
络发了几封信，才最后联系上他。

马克没有绕弯子，直接在 !"#

上打字：“苏阳，对不起，我爱上你妹
妹苏月，没有及时告诉你。”

苏阳：“妹妹告诉我了，不过，是
在你们分手之后。”马克：“我不愿分
手，真的不愿意！”苏阳：“你直接对
她说啊！”马克：“她不肯接我的电
话，不肯听我解释！”
苏阳：“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马克听出

苏阳的冷淡，他猜想，是苏月在哥哥面前把话
讲绝了。马克不死心，他继续请求：“我知道，
是我们的问题，首先是我的问题。不过，要给
我解释的机会。”
苏阳：“我如何帮你？”马克：“她从原来住

的地方搬走了。你能告诉我她的新地址吗？”
苏阳：“……”马克：“看在老朋友的关系上，你
一定要帮我！”苏阳：“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我妹妹绝对不希望你去找她。她明确地要求
我不讲出新的住址，我不能违背对她的诺
言。”苏阳坚决地拒绝了马克的请求。马克知
道事情恐怕很难挽回了。
马克第一次有了失眠的体验。早上，到办

公室的时候，觉得脑袋昏沉沉的，提不起精
神，便看谁也不顺眼，懒得与部下多说话。

电话铃声悦耳地响起来。这部电话，还是
苏月挑选的，她希望铃声好听些，不要刺激马克
的耳朵。女孩真心爱一个人，就那么体贴入微。
是北方分公司的张总———张小三现在希

望被如此称呼。他说，他已经在当地飞机场，

很快登机飞上海。他下飞机就赶来公司，有要
紧的事情当面报告。马克奇怪地问，不能电话
中说吗，还要飞过来讲。张含糊其辞，意思是
三言两语讲不清。那种稀有的腔调，给马克不
祥的预感。
下午三点多，风尘仆仆的张小三，终于赶

到了马克的办公室。
昨天夜里，张从舅舅处获知，有

两份检举信到了当地监察机关的案
头。监察机关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调
查。检举信的内容，是举报国有资产
的流失。认为当地的仓储公司在与外
资的合作谈判过程中，国有资产明显
被低估了。信件的起草者认为其中必
有猫腻，要求监察部门追查。

马克听罢，脸上不动声色，心中
顿时掠过一片不安的阴影。他冷冷地
问：“你舅舅什么意思？”张说：“他当
然不高兴啊。调查虽然还是浮在表
面，但是，舅舅知道程序还会往下走，
深浅就难说了。”马克心里想，他不开
心？当初开口要那么多好处费，开心得
很吧？马克说：“那些给各方面的费用，
如何使用，具体我没有过问，你觉得其

中可能有麻烦的地方吗？”
张小三大概整宿没睡好，脸色灰里带青。

他懊恼地说：“几个方面全摆平的，不会是这
里面的纠葛。估计是原来公司里的中层干部，
心里不舒服，捅了一下。”马克摇摇头：“你们
的花样，我实在搞不清楚。我只是同意把压下
来的价钱，分一部分给他们。”

张小三赶紧说：“我是为公司利益考虑，
有那点润滑剂，机器才运转得起来。再说，”他
打量着马克的神色，小心翼翼地补充道：“那
些问题，我全部汇报过的。”
马克讨厌张的狡黠，但是，又很无奈。毕

竟，他们已经拴在一条绳子上了。马克只是担
心事情闹大，惊动了美国的总部。他板着脸，
阴沉地回答自己的部下：“我们之间没问题。
你现在需要高度关心的，是不能让那里的情
况变得更糟糕。知道事情的几个人稳得住
吗？”张犹豫着：“一般情况下稳得住，谁也不
愿意多嘴多舌。”马克理解“一般情况”是什么
意思。只要他们还继续在位置上，他们是不会
胡言乱语的。马克继续问：“要平息事态，你还
可以做点什么？”


